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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嘉兴望族女性文学的创作分期
*1

李菁

【内容提要】:明清时期，嘉兴的望族女性作家在不同时代的创作呈现了出不同的特点。明代中期为嘉兴望族女

性创作的发韧期，这一时期女性创作虽不多见但已经萌发；明代晚期至清顺治年间为嘉兴望族女性的伤痕与突破时

期，明清鼎革给这些女性更多地投射了时代的忧伤基调；康雍乾时期为望族女性创作的构建及兴盛时期，女性创作

数量大大增加，思想也更加活跃；嘉道咸时期是嘉兴传统女性的回归与初步转型时期，女性创作与时代的结合趋于

紧密；同光宣时期为女性文学的嬗变转型时期，“闺秀书史”的风格更加明显。

【关键词】:望族；女性；文学；分期；嘉兴

刘勰云：“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首时序。”
[1]
时代的风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文学创作的情感基调及主要内容。明清两代

嘉兴的望族女性文学创作经历了明代社会生活文化的大变迁时期及由明至清的改朝换代、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历史巨变，也经

历了清代由封建王朝最后的兴盛至封建制度的彻底没落并最终被推翻的历史改写。这些历史事件给嘉兴的闺阁女性创作带来不

一样的素材和视角， 她们敏锐地洞察时局的变化，并“以我手写我心”。

结合不同的时代特征分析她们在不同时段的文学面貌及变化，可以更好地把握嘉兴闺阁女性文学创作的发展走向、文学风

貌及历史价值。总体而言，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女性文学创作可以分为以下五个时期。

一、 明代中期———嘉兴望族女性创作的发韧期

生活在明代中期至晚期的嘉兴望族女性作家主要有：卜氏、姚少娥、沈凤华、沈瑶华、沈翠华、黄婉。这一时期政局相对

稳定，经由明孝宗实行节制宦官、减免赋税、选贤举能等一系列励精图治的政策，明代中期出现了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百姓

富裕的“弘治中兴”时期。随后的正德、嘉靖两朝，经济文化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成为整个明朝最为鼎盛的时期。

这一时期， 嘉兴望族女性创作随着明代城市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繁荣而逐渐滋生， 作为环太湖流的一座经济发达、文化繁

荣的重要城市，嘉兴拥有极好的地理位置和文化基础，经由唐、宋、元几朝经济的发展，嘉兴聚集了大量由北方南迁来此繁衍

生息的世家大族，在不少家族中，男性成员思想较为开明， 他们在重视家族男性成员科举事业的同时， 也十分重视家族女性

的教育培养， 因此家族才女的出现成为了必然现象。她们的创作数量虽然不多，但却体现了对女性才学与创作的初步接受。这

一时期的女性创作题材相对单一，视野也仅限于闺房庭院之内，仅以抒怀、写景、咏物为主要内容，抒写闺阁生活的单调苦闷、

传达与丈夫的思念之情及表达春恨秋愁成为她们笔下的主旋律， 如姚青娥所咏《春闺》二首、《春思》《秋思》《述怀》《送

别》等，以清婉深挚的笔调道出了闺阁女子的愁绪与细腻敏感的内心世界。

游仙诗是这一时期较为普遍的一种题材，在黄婉、沈瑶华、沈翠华三位的诗文中，咏物、游仙是她们的主要创作内容。游

仙诗作为游离在现实生活之外的一种题材，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道教的影响之广及宗教对闺阁女性在精神上的缓释作用。

以游仙为主题也传达了明中期闺阁女子狭小、不自由的生活现状，她们只好借助想像与仙共游来抒发内心的忧思与压抑，以期

实现“只今跳出污泥窟，碧浪三山汗漫游”
[2]
“身同蝴蝶多游遍，不是南华梦里来”

[3]
的美好愿望。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与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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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表明这一时期的嘉兴望族女性意识的初步觉醒， 但她们对自我价值缺乏合理的认识， 也无法找到正确的精神救赎之路。

二、 明代晚期至清代顺治年间———望族女性文学的伤痕与突破时期

晚明至清初为嘉兴望族女性文学发展的另一阶段。这一时期，政局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动，政治上的腐败加速了统治阶级的

分崩离析，尤其万历后期荒于朝政，横征暴敛，阶级矛盾日益加剧，明代逐渐由盛转衰。与此同时，万历年后，明代的社会经

济却在原有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 尤其在江南一带，“商品经济不断向纵深发展，日益深入农村，促使农家经营的商品化度

加深，尤其是江南的苏州府、松江府、嘉兴府、湖州府一带，从 15 世纪末到 16 世纪初以来，农业经济的商品化以引人注目的

态势发展着。”
[4]
随着城乡流动的加快，市镇的发展，市民阶层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经济、政治方面的变化对社会思想、

文化艺术方面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明代晚期，随着“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在这时的传教活动， 以及随之而来的西方科

学文化的传播， 向长期封闭的中华帝国吹进了一股清新的空气， 让人们接触到了以前闻所未闻的新思想、新事物。”
[5]
思想界

的活跃、工商业的发展、出版业的繁荣及男性学者的提携与推助使得晚明才女文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空间， 这一时期，才女数

量较明代中期明显增多，其区域仍集中在最为富庶及城市化程度最高的江南一带。

明末清初的嘉兴望族才女主要由沈纫兰、黄双蕙、黄淑德、项兰贞、黄德贞、黄媛贞、黄媛介、虞瑶洁、虞兆淑、沈榛、

彭琰、彭琬、项佩、陆观莲、陆圣姬、徐范、吴青霞、孙兰媛、孙蕙媛、屠菃佩等组成。她们大都生活在万历后的明末清初时

期。明代的灭亡、清代异族入主中原成为影响社会生活的一个重大事件。在这些望族女性的诗词中， 明末腐朽的社会现状及明

朝的灭亡给她们内心带来不可磨灭的民族伤痕， 使她们的诗词创作充满了哀伤忧郁的笔调。

在文体上看， 词成为明末清初嘉兴望族女性创作的重要体裁。在上述 20 名女性作家中，有 15 位女性进行了词学的创作，

这也反映出明末清初词学复兴给望族才女带来了广泛的影响。这一时期，浙江词坛出现了陆钰、彭孙贻、曹元方、周拱辰、李

天植、潘炳孚等有一定影响力的嘉兴词人。出生于望族之家，她们受父亲或家族亲友文风影响较大，承其家风与家学，她们在

文体创作上也更容易相互靠近。明末时期，“浙江为抗清反清的重要基地， 也是词学基地，因此，明末浙江词坛词人众多。”
[6]
在明末清初的嘉兴词坛，家族才女也成为词创作的主力军。相较于传统文体诗歌而言， 词在抒发内心情感上要更胜一筹， 这

与女性本身细腻敏感的特点相吻合，因而，词的创作在明末清初嘉兴望族女性作家群中大放异彩。

此外， 这些才女作家与明代中期的女性作家一个较大的不同点，即经历了明清易代、战乱纷繁及生活的颠沛流离， 一部

分望族才女为生计被迫走上社会谋求生计， 因此在她们的诗文创作中出现了大量关注社会现实的篇目， 如黄双蕙的《家严忤

珰被放南归》一诗，写自己的父亲“几番抗疏惟忧国，半老归田始作民”的晚年生活
[7]
，揭露出明末宦官专权的社会现状；还有

些望族女性秉承了家族忠君爱国之思想， 具有明代遗民的精神，她们以明代遗民身份自居，与自己的丈夫过着隐居山林的清贫

生活。因而，在她们的文学创作更多地充满着一种禾粟之悲和慷慨之气，如黄媛介、项佩，她们的诗作中就有不少沉郁之作。

还有少数的闺阁女子在明清易代之际甚至直接参与到抗清的斗争中去， 如望族才女吴黄、沈榛，两位闺秀识大体明大义，在钱

氏家族成员参与抗清斗争的同时， 她们也变卖金银饰物以助抗清义兵军饷， 给家国作出一份贡献。吴黄的诗文铿锵有力、骨

力铮铮，有巾帼不让须眉的气魄。她在《闻刘节妇淑英倡义勤王》中写道：

天纲竟坠地，倡义满方隅。白面谭兵有，红妆殉国无。

王章还有女，吕母本无夫。我亦髧髦者，深闺愧执殳。
[8]

诗人对明末腐败的政局深有感慨， 心中亦有不平之气， 她以慷慨的笔调表达出自己希望投身战争的想法， 同时也对深闺

女子的弱小而深感愧疚。此外，她还作有《古柏行》，诗句末尾感叹道：“君不见，天王制治开明堂，栋隆则吉须才良。暂托

山阿君莫惜，知君指日贡岩廊。”
[9]
作者笔力雄健，一扫明代中期闺阁女子柔弱之风，传达出闺阁女性胸襟阔大、志向不凡，渴

望与男性一样建功立业的阳刚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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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媛介是另一位明末清初可圈可点的嘉兴望族才女。她因遭逢乱世而流离失所，其夫无力养家， 为谋求生计， 黄媛介在

江南漫游为闺塾师。这段漫游的经历使她对社会现状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其诗作充满着对社会现实的忧虑及对故国的怀念。她

在《丙戌清明》中写道：“倚柱空怀漆室忧， 人间依旧有红楼。思将细雨应同发，泪与飞花总不收。”
[10]
诗人借助春秋时期鲁

国少女“漆室倚柱”这一典故来深切地表达自己对故国的关心与怀念。在她的《五绝》二首中写道：“一日饥寒见，三年感愧

深；君看水流处，一折一回心。”
[11]
诗人以现实主义的笔调直描自己贫寒交迫的处境，语言平易质朴深婉。

明末清初嘉兴望族女性在文学创作上有了较大突破，她们不仅继承了“诗史”的传统，增加了很多现实主义的诗作， 而且

表现出女性自我意识的不断增强及对社会活动的积极参与意识， 这种心忧天下的儒家情怀及文学的自觉意识在这群有着良好教

育背景的知识女性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反馈。

三、 康雍乾时期———嘉兴女性文学的构建与兴盛时期

康雍乾时期是清代封建王朝的最后鼎盛时期，经历三朝君主的励精图治，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均得到较大的

发展。康雍乾时期也是女性文学的大发展时期，“有清一代，女性作家有作品传世的超过三千人， 其中半数以上生活在‘盛世

时期’（1683-1839）”
[12]
“盛清时期，女作家的作品开始有了单独刊行的刻本，第一批由女性写作和编撰的文集也已刊刻出版”

[13]
。

康雍乾时期是嘉兴望族女性作家创作的繁荣时期，也是女性文学创作走向自觉的时期。这一时期，国家安定，民族矛盾和

阶级矛盾得到缓和， 因而女性创作在诗风上表现得更加轻快圆融，较多体现女性对内心世界的审视与关照。生活在康雍乾时期

的嘉兴望族女性作家主要有：孙兰馨、屈凤辉、陆言、陆素心、吴瑛、陈书、朱霞、朱森、汪铃、倪梦庚、倪氏、冯孝娥、蒋

纫兰、钱复、谢韫晖、孙淡英、金顺、孔继孟、孔继瑛、孔继坤、鲍诗、陆宛棂、彭贞隐、沈彩、李壬、金颖弟、金孝维、吴

筠、李心慧、吴慎、胡缘、王元珠、沈静尃、吴玖、顾慈等。这一时段产生的家族女性作家数量大大超过了前代， 她们在文学

创作方面也体现出对前代的继承与发展。

首先，在文体创作上，仍以诗词为主要创作体裁。康雍乾时期，嘉兴望族女性的词创作也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丰富起来。

在上述望族女性作家中，屈凤辉、陆素心、蒋纫兰、吴瑛、陆宛棂、彭贞隐几位均存留有较多的词作。在浙江词坛，“浙西词

派”成为清代影响最大的词派，此外，嘉善的“柳洲词派”、嘉兴“梅里词派”亦十分活跃。海盐的彭氏家族，嘉兴李氏家族、

朱氏家族，嘉善钱氏家族、曹氏家族、魏氏家族等均为以词学见长的望族。在当地文学流派的影响下，康雍乾时期的嘉兴望族

女性创作中， 有较多的闺阁才女加入到词的创作领域来，词学也再度中兴。

其次，这一时期的诗词创作风格更趋清新、雅致与舒缓， 除少数女性仍旧以闺愁闺怨为主题外，更多女性作家体现出一种

愉悦、放松、闲适的心境。歌咏山水、抒怀、咏物、游赏类的题材增多起来。在她们的笔下，原先在诗歌中常出现的“愁、悲、

苦、残、泪、恨、怜、伤”等字眼明显减少，有的诗人笔下甚至多次出现了“欢、笑、喜”等词语， 内心的喜悦之情跃然纸上。

如鲍诗的《杏花》：“蛎粉墙头乍见时， 轻舒笑靥淡胭脂”
[14]
，李壬的《由武原至梅里》：“望见簖桥心便喜，急收帆脚到侬

家。”
[15]

陆宛棂的《锦帐春·元夕和韵》：“云母流霞，水晶垂碧。笑凤缬、喧阗九陌。写梅枝，倾竹叶。待华灯焰息。漫酬

佳夕。”
[16]

金孝维的《集近水楼居分韵得鹊字》：“谈笑杂琴书，善戏不为虐。佳会忘夜阑，从教凉月落。”
[17]

上述诸诗句中

均展露出闺阁女性轻松愉快的生活场景。

写景咏物也为康雍乾时期嘉兴望族女性创作的普遍题材，有半数以上的闺媛有此创作。平湖望族才女陆素心，字兰垞，举

人徐熊飞妻，有《碧云轩诗钞》。她的诗写景甚多， 且多清新可诵。如其作《村居雨霁》:“雨过山气清，幽兴不在远。白鹭

见人飞，池塘秋水浅。隔岸见渔家，濛濛绿杨晚。”
[18]
整诗清新淡雅，风景如画。这一时期女性的生活较前相对自由， 不少家

族女性借着空隙时间与姊妹或朋友一同外出游玩。因而，游赏诗成了她们笔下一种新鲜的主题。陆言作《夜游虎丘》《秋日游

金鳌玉蝀》，金颖弟作《秋晚登吴山》、孔继瑛作《游大明湖》等，可窥见在清代中期望族女性的活动空间和自由度较前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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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的扩展。

四、嘉道咸时期———传统女性文学的回归与初步转型时期

嘉道咸时期是清代封建王朝走向衰落的时期，这一时期政治腐败，封建体制的弊端日益明显，积重难返，各地农民起义风

起云涌。闭关锁国的政策使中国的对外交流严重滞后， 而西方列强崛起后在经济、军事实力上已远超中国，中国面临着内忧外

患的巨大危机。

生活于嘉道咸时期的嘉兴望族女性作家主要有：钱蘅生、孙湘畹、沈宜人、汪懋芳、劳若华、楼秋畹、胡绣珍、朱美英、

朱玙、沈蕊、张苕荪、高孟瑛、劳若玉、严徽华、赵畹兰、计珠仪、钱聚瀛、钱韫素、金芳荃、姚仙霞、王瑶芬、周润、金兰

贞、陈尔士、李嬛、严澂华、张常熹等。这一时期的嘉兴望族女性在思想上虽然受到一定西方思潮的冲击，但总体而言仍旧以

传统女性面貌出现，旧的封建思想仍然是社会的主流思想， 加之这一时期《闺秀诗评》《国朝闺秀正始集》等总结性文学批评

类文集的出版刊印， 闺秀之创作重新走入“温柔敦厚”含蓄蕴藉的诗风之中。在创作题材方面没有大的突破，咏写闺情、感怀、

咏物、写景、题画、赠别仍为主要创作内容。

乾嘉时期， 中国学术陷入以考据为主要治学方法的风气之中， 这一风气对闺秀创作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钱仪吉之妻陈尔

士就是一个典型。她生活在乾嘉时期，幼习经史，其夫钱仪吉同样善治经史之学，辑有《经苑》一书，汇编唐宋元代儒家解经

之著作，夫妻两人情投意合，经常互相切磋。陈尔士在其散文著述中也体现出典型的传统儒家思想，她著《授经偶笔》38 则，

其中援引《易》《诗》《礼记》《论语》中经典言论进行阐释发微以训诲子女，还写下《听松楼女训序》《妇职集编序》《述

训》等文章宣扬传统之妇德并在家族内推而广之， 成为严守儒家传统女教思想的闺阁女性之典型。

但也有少数闺秀已开始关注到新事物的出现及国家的安危与走向， 她们敢于冲破旧思想的束缚并在诗文创作中将之传达。

秀水望族钱景文之女钱韫素在《苏杭失守怀蕴贞妹》中记录了 1860 年太平天国农民军占领苏州杭州时的情景：

无端浩劫降苏杭，蠢尔黄巾势若狂。扰攘禾城惊遍地，飘零兰契避何方。

欲探哪有双飞翼，入梦空劳九转肠。每念多情相迓我，临风想象不能忘。
[19]

作者虽然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来评价这场农民起义， 但因战争带来的无端浩劫却给当地百姓带来了灾难， 诗人以历史政

治事件为创作主题，传达出作者敏锐的政治感受力和“诗书历史”之精神。

五、同光宣时期———女性文学的嬗变转型时期

同光宣时期已处于清朝的晚期， 此时中国已被列强瓜分得四分五裂，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严重激化，农民起义此起彼伏，

清朝走向了最后的衰亡。

生活在这一时期的嘉兴望族女性作家主要有：严昭华、严针、严永华、劳缃、劳纺、邵振华、严杏徵、严寿慈、郑静兰、

徐自华、徐蕴华、吴玉书等。受整个社会环境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望族才女已不再是身处闺阁、与外界隔绝的弱小女子。她们

中的很多人接受了西方民主进步思想的洗礼， 并目睹了晚清政府各种腐败无能的现状，她们已对旧的封建制度深恶痛绝，尤其

是对女性受歧视与压迫的现状深感不满， 她们以自己的文学创作表达出对旧封建礼教制度的强烈不满及追求进步、平等、民主

新思想的愿望。此时的嘉兴望族才女开始承担起了参与改造旧社会的责任， 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投身于改造旧社会的洪流，贡

献一己之力。她们要求打破姓别界限，争取女性平等的生活权力，女权思想逐渐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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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末期的女性文学呈现出独特的图景。

首先，在文体创作上，突破了原先传统以诗词为主的单一创作模式，增加了小说、戏曲、弹词等通俗文学创作。桐乡劳絅

章之妻邵振华女士创作了四十四回长篇章回小说《侠义佳人》，成为晚清仅存的章回体小说女性创作者之一，作者借助章回小

说叙事的形式表达出追求男女平等，争取女性自由平等权利的思想；桐乡钱氏家族成员严谨之妻周颖芳有感于社会腐败黑暗的

现状， 写下了以弘扬岳飞精忠报国为主题的七十三回《精忠传》弹词作品，作者突破了以往弹词作品以才子佳人为主题的创作

模式， 首次以政治事件纳入弹词作品， 将作者对英雄的呼唤，对清明政治的渴望表达得淋漓尽致。

其次， 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标志着女性文学的嬗变与转型。国家的政治时局直接关系到这些地方望

族成员的政治前途， 同时内忧外患的政治时局无不牵动着这群敏感聪慧的家族才女， 她们用笔写下了这段耻辱的历史。桐乡

严永华在《奉母旋里途中纪事》四首中记：“狭巷短兵相接战，亲闱永诀敢图全”“早办靴刀一死轻， 全家蕉萃困围城”
[20]
，

以诗歌记录了其兄严谨与叛夷进行激烈巷战的场面；在《湾甸匪变寄呈家大人军中》云：“思亲空负从军志，戎马关山壮木兰”
[21]
，表达出作者希望投身战斗的愿望。石门徐自华是一位具有近代人文主义观念的女性， 她对近代女革命者秋瑾非常欣赏，曾

加入同盟会、光复会，协助秋瑾创办《中国女报》，她在《赠秋璿卿女士》二首中写道：“多少蛾眉雌伏久， 仗君收复自由权”
[22]
，表达出对女性自由、平等权利的向往与追求。光禄寺署郑宝锴之女郑静兰也是一位追求进步的知识女性，她在南浔与秋瑾

结识，并深慕其才华和胆识，两人成为忘年之交。在《送鉴湖女侠秋璇卿瑾之爪洼》一诗中作者对秋瑾之凛然气度十分赞赏：

“女子能怀报国忧，凛然豪气孰为俦”“磊落襟期感慨深，满腔热血向谁论”①，表现诗人对争取妇女解放，倡导女权的一种

思想认同。后 1907 年秋瑾起义失败遇害，郑静兰更是痛心写下《吊鉴湖女侠》：“一腔热血洒轩亭，噩耗传来不忍听。应共湖

山名不朽，敢将侠骨埋西泠。”②诗人以革命事件为题，对秋瑾的逝世感到痛惜，传达出作者心系国家之兴亡，怀有“以诗纪

史”的责任感及爱国情怀，其境界之高令人赞叹。

同光宣时期在女性文学创作上较原先“温柔敦厚” 之诗风及题写闺情的传统有了很大的突破， 嘉兴望族女性以敏锐的时

代责任感走在了全国众多闺秀的前列， 她们以开阔的眼界和胸襟成为全国妇女解放的倡导者和代言人，她们是集传统、现代于

一体的新知识女性，她们秉承了“闺秀书史”的传统，以激昂凛冽的文学创作奏响了新时代女性的乐章， 并最终完成嘉兴传统

女性文学创作的构建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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